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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女孩被男友處決前一周的故事）



茉莉是週六下午才知道自己將要被處死的。



當時，郵遞員讓她簽收一份紅色的信件。



她打開信封，裡面是一張黑色的卡片，就像那些被送給她朋友和鄰居們的一樣——



上面寫著將在下週六舉辦的她的斬首儀式，歡迎他們前來觀賞！



「親愛的，」



她顫抖著聲音告訴與她同居的男友，吉姆。



「我剛剛接到了一張……一張卡片，你……你是不是……？」



「沒錯，甜心，是我，」



他微笑著回答。



「妳曾經告訴我，如果我對妳失去了興趣，就可以任意處置妳，我想來想去，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砍掉妳可愛的小腦袋！



現在，在我對妳厭倦之前，脫光妳的衣服，婊子，用妳的大胸脯和肥屁股讓我樂一樂！妳很快就要用不上它們了。」



週一早上，茉莉不得不向老闆遞交了辭職信。



「我……我將要被處決了，」她結結巴巴地說。



令她吃驚的是，她的老闆似乎對此並不感到驚訝。



「中午留下來吧！」他和藹地說：「我來為妳安排一頓告別午餐。」



但對茉莉而言，午餐顯然成了一場災難。



在所有人都發表完感言，讚美茉莉是一位多麼好的同事之後，她不得不說出真相。



「我……我很抱歉，將以這種方式離開你們大家，給大家添麻煩了……我……真的沒有準備好，但是我曾經賦予我的男友一項權利，他有權在不愛我之後任意處置我。



所以……歡迎你……你們下週六來觀賞我……我的斬首……」



鼓足勇氣說完了這段話，茉莉差點癱倒在餐椅上。



她的老闆和同事們則陷入了長久的討論，主要是關於斷頭機與斧頭和木墩哪個更適合砍頭的問題。



或者她的男友是否打算用一把大劍在床上簡單地砍掉她的頭……



在大家陸續離開餐廳時，茉莉最老的一位同事——



馬克——



走過來，他愛憐地拍了拍她的胳膊。



「下週六妳一定會表現得很好！



我第一個妻子是在刑柱上被槍決的，她當時大概只有20歲，可能是太年輕了，結果我們拖著她前往刑柱時，她在半路上就尿了，不過大家對她被處決時的表現都還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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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二周的週二，吉姆拖著茉莉上了車，開始為她的處決作準備。



「呵呵，甜心！我第一次和妳見面就被妳迷上了，知道我為啥愛上妳嗎？



就是看中了妳修長纖細的脖子，當時我覺得，要是不砍下妳的頭實在太可惜了……」



「上週一我遇到了娜塔莎，一位可愛的英國小姑娘，她的脖子比妳的更細更優美，所以……我想，是時候換人了…



不過妳要知道，我真是愛死妳了，真等不及欣賞妳在斷頭台上的樣子，寶貝！」



茉莉無言地聽著吉姆的喋喋不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們的第一站是律師事務所。



在律師事務所裡，女孩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坐在一張扶手椅上，聽著吉姆和律師一邊進行深入討論，一邊在幾張合同草稿上比劃著。



經過2小時的協商，茉莉的手裡被塞了一個文件夾，上面夾著幾張需要她簽署的文件。



最前面的一張的題頭寫著「自願被處決授權書」字樣。



「簽了它！」



吉姆嚷嚷道：「快點！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忙呢。」



茉莉顫抖著右手在文件簽名處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按照順序，同意書一項項剝奪了茉莉的金錢、房產，甚至身上的衣服，全部轉到了男友名下。



最後女孩被迫簽了一張支票——



是預付給劊子手和他助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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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一個陰雨天，吉姆帶著茉莉又出門了。



「見鬼，週六的天氣最好別這麼糟糕！」



他嘟囔著：「延遲對妳的處決可是件麻煩事，我的新女友下午就過來了，我們還打算在下週一的車庫拍賣會上把妳的衣服和別的什麼玩意都賣掉呢。」



這天他們去的地方是殯葬服務中心。



當茉莉走進大門時，呼吸頓時一窒，她在大廳的服務安排表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上面寫著她的屍體已經被預定於週六下午進行處理！



殯葬中心的經理出來迎接他們，他先是向吉姆親切致意，兩人親熱地握手擁抱。



然後他快速而有力地與茉莉握手，茉莉從他的動作中感到了同情和憐憫。



三人走進了服務中心的陳列室——



展示各種式樣棺材的地方！



茉莉的第一個任務是測量身高體重。



她被脫得一絲不掛，站在一個醫用磅秤上，精確地測量了全身。



吉姆咂咂嘴，「就給她訂個最便宜的盒子好了。」



他在打折的產品花名冊上仔細地搜尋，很快就為自己的前女友選購了一款普通的櫸木棺材。



只是簡單地被塗了層黑漆，配上便宜的鍍銀把手，顯然這將為他省下不少錢。



在選擇尺寸大小時，吉姆特意要求棺材比茉莉的身體矮一個頭。



「呵呵，量體裁衣嘛，節省才是王道！」他不無深意地笑著說。



「小……棺材」



茉莉開始想像自己的屍體躺在裡面的樣子，忽然她意識到為何自己的棺材會矮一個頭——



「我的屍體將沒有腦袋！」她忍不住打了個寒顫。



接著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開車送他們去挑選墳地。



茉莉坐在車上，感到既緊張又古怪，作為一個22歲的年輕姑娘，卻被迫著跟隨即將處決自己的男友去挑選自己的墓穴，一種宿命的控制似乎壓制了她的頭腦，讓她在恐懼中感到一絲刺激。



他們顛簸著經過一片漂亮的林地，在一片光禿禿的荒地邊停下來。



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吉姆拉著茉莉艱難地走著，來到了一個挖掘機正在掏挖的新墳穴前。



「週六傍晚，日落之前就把她埋葬在這兒。」



吉姆指著墳穴對工作人員說，後者正在一個本子上記錄著客戶的要求。



茉莉看著黑??的墳穴底部，想像棺材裝著自己鮮血淋漓的無頭屍體，被絞車慢慢放進坑底的情景，雙腿有些發軟，同時也感到下體濕潤了。



在回程的路上下起了大雨，在往車上跑的路上，茉莉的衣服裙子全被淋濕了。



她回想著今天的所見，半是恐懼半是寒冷地直打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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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四早晨，一輛滿載的卡車開進了他們公寓的大門。



工人們在一片嘈雜聲中卸下了大堆的木板和預制件在他們後花園的草坪上。



茉莉被工人們乒乒乓乓的喧鬧聲驚醒了，她來到廚房向窗外張望，發現工人們正在搭建處決她的斷頭台！



現在，她的家作為最後的避難所也被佔據了……



吉姆起床後為她準備了一份簡單的早餐。



茉莉味同嚼蠟地吃著，隨著門外咚咚的敲樁聲，她的心臟也在砰砰地跳動。



吉姆走到她身後，輕輕地撫摸著她栗色的披肩長髮，喃喃道：



「可憐的寶貝，」



他粗糙的雙手摸上了女孩豐滿的乳房，先是隔著她的睡衣輕輕地撫摸，不久之後便靈巧地從她衣服下擺裡伸了進去。



女孩的嬌嫩的乳頭在男友的愛撫中被逐漸喚醒了，直到硬硬地勃起頂在纖薄的布料上。



在男友的持續的溫柔刺激下，茉莉不禁呻吟起來。



吉姆彎腰，在茉莉的紅唇上深情地一吻，茉莉感到自己快喘不過氣來了。



大約過了半個多鐘頭，後門外的喧鬧聲逐漸停止了，正當茉莉從男友剛剛的愛撫中回過神來的時候，吉姆掏出了一條短繩。



「站起來！」



他堅定地命令道。



茉莉不由自主地服從了，接著雙手被男友交叉到身後，用繩子緊緊地綁住了手腕。



在他最後打結的時候，女孩吃疼地呻吟了一聲。



吉姆推著她向後門走去。



「週六他們會把妳綁得比現在更緊。」



吉姆邊解釋邊打開門。



走過門廊，茉莉看到一座剛剛搭好的斷頭台就在自己面前。



還沒等她看清楚，背後吉姆就用力地推著她前進。



斷頭台邊上已經聚集了十幾個鄰居，他們都一臉嚴肅地看著她。



他們來到梯子下面，茉莉發現自己的腿直打哆嗦，讓吉姆費了不少力氣才把她推了上去。



「我還是很愛妳的…」



吉姆笑瞇瞇地解釋：「不過明天早上和週六早上妳都得這麼來一回，甜心，妳必須習慣被綁著走上梯子。」



現在，一具嶄新的斬首木墩就在茉莉眼前！



她頓時感到喉嚨被什麼東西噎住了，呼吸急促起來。



「在這個位置妳得說點兒啥，最後的遺言？不過我們可以晚點思考這個，現在，跪下！」



茉莉的身體有些發僵——



吉姆不得不在她的膝窩裡踢了兩腳，才讓她規規矩矩地跪在了木板上。



茉莉看著擺在面前的斬首木墩和首級筐，頭腦一片空白。



吉姆一把抓住發呆女友的頭髮，粗暴地拉著她的腦袋向前，直到她纖細的脖頸擱在木墩上。



咽喉緊貼木墩表面，嬌俏的下巴在木墩前方的凹槽裡卡好。



茉莉的視線被限制在前方的首級筐中，裡面墊著一層乾草。



邊緣卻沾滿了斑斑血跡，看著這恐怖的情景，她全身不受控制地顫抖起來。



筐子曾經被吉姆用過，不知多少死去的可憐女孩頭顱曾經在裡面滾動……



在吉姆把茉莉押回房間以後，她一頭撲倒在床上抽泣起來，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傍晚7點的時候，茉莉又被男友拍醒了。



「起床，甜心，我們得構思妳的遺言了。」



他花了兩小時寫下茉莉想要說的話，然後要求自己的女友一遍又一遍地複述，直到她完全背熟了為止。



夜晚，茉莉被吉姆狠狠地折騰了幾回。



女孩在恐懼中卻獲得了比以往更強烈的高潮。



在男友打著呼嚕沉睡以後，茉莉躺在月光照耀下的大床上，渾身顫抖著怎麼也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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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清晨，茉莉呆呆地坐在起居室裡，等待著吉姆來把自己綁走。



當聽到敲門聲時，女孩還是害怕得跳了起來。



吉姆在準備著什麼，於是她小心翼翼地去開了門，發現一個比自己高約3寸的男人站在眼前——



他全身穿著黑衣，臉上套著頭罩只露出兩隻眼睛！



他身後還站著一個小個子男人，面目很普通。



「我們是你們預約的劊子手，這是我的助手，」



他低沉地說著：「女士，難道您不打算請我們進來嗎？」



吉姆也來到客廳，劊子手遞給他一個一次性照相機，他會意地將茉莉按跪在客廳的地毯上，開始給她照相。



女孩意識到自己的男友正在幫他們測量自己的身形。



接著，茉莉感到一隻手摸上了自己白皙的後頸，在嬌嫩的肌膚上按壓著她的頸骨。



一道柔軟的塑料軟尺輕輕地環繞著纖細的脖頸，她明白自己脖子的強度和直徑也被精心地測量了——



這是為了讓劊子手的斧頭不至於出差錯！



想到這裡她緊張得幾乎心跳停止。



接著，茉莉又被吉姆拉起來，她欣慰地想到磨難總算告一段落。



卻突然感到自己的雙手又被扭到了背後，手腕交叉，劊子手助手開始用一條皮帶將她的手腕狠勁地綁起來，比吉姆的動作粗暴得多！



「有些事妳得注意，」劊子手溫和地對她說：「明天我過來接妳的時候，妳要穿上最性感的衣服，在我把妳綁起來之前。」



茉莉現在顫抖得像風中的燭火，她艱難地吞嚥著唾沫，感到手腕都快被勒斷了。



在劊子手助手的推搡下，走出了後門，跨過多年精心保養過的草坪，踩著嘎吱作響的梯子再次走上了新搭好的斷頭台。



但與此同時，她也覺得自己的乳頭興奮地挺起，內褲幾乎要被滲出的愛液濕透。



「妳知道要說些什麼嗎？」



當茉莉走到砍頭木墩後停住時，劊子手向她詢問。



茉莉點點頭說知道。



他繼續道：「請繼續吧——慢慢地，把妳的腦袋放到位。」



茉莉再次點了點頭。



「很好，現在跪下，伏到木墩上。」



女孩還沒彎下膝蓋，就感到自己的膝窩裡又挨了兩腳，讓她不由自主地跪在了木板上，然後頭皮一緊，一頭秀髮又被大手篡住拉向前方，她被迫伸直脖子，迅速地趴在了木墩上。



「別擔心…」



劊子手解釋道：「我會讓妳跪到正確的位置，妳將被迅速而無痛地處決。」



在他說這番話時，茉莉感到自己的下身的窒道內一片泥濘，臉頰發燙………



劊子手離開後，茉莉有些喪氣地坐在廚房裡，用一把勺子在咖啡杯裡煩悶地攪拌著。



吉姆悄悄地走了進來，一下抓住了她的肩膀，讓女孩嚇了一大跳。



「我們得走了，什麼也別問，跟我上車就好。」



茉莉有些吃驚地跟著男友上了車，他們驅車來到一座偏僻的鄉間別墅。



「今晚我們租下了這座房子，妳可以進去了。」



茉莉推開大門，吃驚地發現自己公司最健壯的男同事和男性鄰居都在裡面！



他們全都一絲不掛，露著怒昂的陽具，開心地大喊：



「嗨！茉莉，週末快樂！」



吉姆在背後鎖上了門，賊忒兮兮地笑著：「這將是一個難忘的夜晚，寶貝！」



說著，他也開始脫下衣服。



茉莉的臉色通紅，同時也感到一股熱流在自己身上奔湧……



她還有什麼可做的呢？



女孩慢慢地脫下自己的衣裙，露出了豐滿的乳房和白嫩的嬌軀……



4個小時的激情過後，渾身無力的茉莉被男朋友們穿上衣服抱上吉姆的車。



開回了公寓，在她被簇擁著走進大門時，不經意地瞥見在斷頭台上，一個黑影正站著。



似乎手中還舉著一個長條形的物體，在月光下閃了一下。



她頓時出了一身冷汗，意識到那是劊子手，正在為明天的處決進行練習。



他揮動著斧頭，就像明天劈斷自己伸直的脖子那樣劈向木墩！



茉莉今天晚上一個人睡，這是吉姆要求的，目的是讓她體會女死囚在死監牢裡最後一夜的感覺。



令茉莉奇怪的是，她幾乎是立刻就睡著了。



只不過做了一夜惡夢，夢見一個高個的男人一手握著巨大的斧子，另一隻手抓住頭髮提著自己血淋淋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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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六早上，吉姆在8:15醒來，他突然感到有些煩躁，對自己美貌的女友，他的心裡終歸是有些不捨，但現在能做的只是帶著她去沐浴。



8:40之前做好準備。



茉莉比往常遲了20分鐘起床，兩人到浴室裡沖了一個鴛鴦浴，最後做了一次愛。



吉姆溫柔地沖掉了茉莉嘴裡和身上的白液，用浴巾將她擦乾。



然後又幫著自己的女友將栗色的秀髮鬆鬆地綁紮在頭頂，做了一個簡潔的馬尾。



茉莉走進更衣室，穿上吉姆最喜歡她穿的衣服：



內衣是白色的吊帶胸罩、白色蕾絲內褲，外面是一件長袖的灰色低胸汗衫，配上黑色的超短裙和同色的連褲絲襪，腳上蹬著一雙足有10寸高的黑色漆皮金屬細高跟鞋。



她給自己畫了個淡妝，描了眉毛，將睫毛一根根梳好，臉上打了粉底並淺淺地抹了一層粉色口紅。



當茉莉搖曳著小腰走出化妝間時，感到吉姆的眼睛閃閃發亮，下身也鼓了起來。



兩個人坐在臥室的床上等待。



9:30吉姆的手機響了，他打開電話聽了一會，說了幾句，然後輕輕對茉莉說：「他們準備好了……妳現在得過去了。」



茉莉的雙腿有些發軟，但還是在吉姆的攙扶下慢慢地走向後門。



劊子手助手已經等在那兒了。



「我們是過來砍掉妳的頭的。」



他語氣平淡地宣佈，似乎只是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茉莉忽然感到自己的陰道內一陣痙攣，產生了強烈的興奮！



她現在很想去廁所，但沒有時間了。



吉姆放開茉莉走到一邊，劊子手助手無聲地走上前，將她的雙臂扭到背後。



在皮帶綁上茉莉交叉的手腕時，她感到劇烈的疼痛，不由得輕輕地呻吟起來。



「疼痛會讓妳保持清醒，不至於在斷頭台上暈倒。」劊子手解釋道。



現在已經快10點了，劊子手助手押著茉莉向走下了門廊。



吉姆沒有跟上去，他聲稱不願跟著前女友一起到斷頭台上去，而是寧願在二樓的窗戶上觀看她的死刑，同時給自己的新女友打手機。



劊子手、助手推著茉莉走到了草坪上。



她感受著清涼的風拂過自己的嬌軀，瞇縫著眼適應開始刺眼的陽光。



今天是她人生的最後一天，天氣果然很好，茉莉的臉上露出複雜的笑容。



她看見院子裡，門外的街道上都擠滿了人。



大部分都是她的朋友和鄰居，還有很多看熱鬧的陌生人。



三台卡車擁堵在大路上，每台車後廂上都架著一座電視攝影機，旁邊還有記者在忙碌。



但所有人都保持著沉默，在她被推向斷頭台的梯子時，大家都沒有說話。



一陣低沉的鼓聲隨著她的步伐響起。



茉莉昂著頭登上梯子，一個鐵塔似的壯漢已經站在面前了。



那是劊子手，他提前等在斷頭台上，他今天穿著緊身的皮革制服，顯得特別健壯。



助手用力將女孩往前一推，她打了個趔趄，劊子手用力地扶住了她，然後輕輕地拉著她向前幾步。



茉莉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了斷頭台中央，劊子手和助手都站在她身後的刑台邊上。



她向身邊瞥去，發現男友選購的那口簡陋的黑色棺材就被放在刑台邊上。



女孩頓時感到下身充滿了熱流，胯下幾乎要被愛液濡濕透！



在幾乎要被恐懼壓垮的同時，她的腦子裡更是充滿了莫名的興奮！



她等了一長段時間，意識到是發表最後演說的時候了，便開始以一種語無倫次的語調，進行自己演練過多次的發言：



「……我……我理應被我的……男友……判處……死刑，來……來到這裡接受……處………處決……希……希望大家都喜歡……觀賞……我的……砍頭，就像……他一樣……」



在茉莉結結巴巴地說完最後的遺言之後，令她吃驚的事發生了。



劊子手走到她面前，一屁股坐在了斬首木墩上。



他沉穩地說道，「女士，請支付小費。」



茉莉在驚訝中回過神來。



她有些羞澀地點點頭，走到他面前跪下，一雙細膩的小手顫抖著解開了男人的褲帶。



慢慢地握住了他的分身，將它抬到垂直的狀態，伸出小巧的香舌，開始為他進行全方位服務。



前前後後從一對肉球一直舔到馬眼，反覆幾次之後，她用一隻手溫柔地愛撫他的肉球。



另一隻手緊握住粗壯的男根，將尖端含在小嘴裡，開始作急速的活塞運動。



隨著動作的加快，茉莉越來越興奮，幾乎用上了自己的全部技巧。



最後她一口把整個男根吞了進去，圍繞陽具根部劇烈地吞吐起來。



這個動作讓男人立刻爆發了，他一把抓住女孩頭頂鬆散的馬尾，猛地抽出肉棒，白濁的漿液噗噗地打在了她的臉上，讓她清純的臉蛋顯得分外淫靡。



劊子手用手撐著木墩表面，彎著腰喘息了一會兒，鼓聲又響起來了。



茉莉仍然維持著跪下的姿勢，她略帶媚惑地看了劊子手一眼，靈活的小舌頭將自己唇角邊的白漿舔了一圈。



這個動作讓圍觀的男人們的下體幾乎都硬了。



劊子手的臉上蒙著頭罩看不出表情，但雙眼立刻透出了亮光。



他忽然伸手捉住了女孩頭頂的長馬尾，粗暴地將她的頭拉向木墩。



女孩順從地接受了他的引導，直到自己的脖子緊緊地貼在了木墩表面，盡量伸長。



她主動地把細嫩的咽喉前引，讓嬌俏的下巴正好擱在凹槽裡，這樣她的脖子就最大限度地伸長了，為斧子提供了最適宜的目標。



這個姿勢也讓她的頭一動不能動，只能向下看著即將接納自己首級的籐條筐。



茉莉忽然感到抓著自己馬尾的手鬆了鬆，意識到是助手代替劊子手的位置拉住自己的頭髮，她利用這個空隙偷偷瞥向左邊，看見劊子手的皮靴走到了後面——



忽然她的頭皮又一陣發緊，看來助手也開始使勁拉頭髮，這迫使她再次把視線投向籐條筐。



雖然看不見了，但她知道，劊子手一定已經站在自己的側後，提起了斧頭。



茉莉感到一陣冰冷的刺激貼上了後頸細膩的肌膚——



劊子手正瞄準了自己的脖子！——



然後冰冷的感覺又離開了！



不，是他舉起了斧頭………



瞬間，一陣金屬破空的尖銳呼嘯傳入了女孩的耳朵！



她的心幾乎凝住了，幾乎要立刻喊出男友的名字「吉……」



就在鼓聲暫停的一剎那，劊子手「哈啊——」



地大喝一聲，隨著「卡嚓！——咚！——」



斧頭切入了木墩約1公分深，茉莉的叫喊聲被生生地截斷。



一陣灼熱的刺痛從女孩脖頸後傳來，接著冰冷的感覺從肌膚一直傳到咽喉。



不到1秒她的脖子就完全失去了知覺，女孩眼前的景象開始翻轉，很快就變成了一堆乾草。



茉莉感到自己翻滾著掉進了筐子，所有的疼痛和聲音似乎都消失了——



很快，她的首級開始在乾草堆裡滾動，一陣血雨淅瀝瀝地灑在了她光潔的栗色長髮——



又過了一秒，茉莉感到一隻手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然後她的視野開始上升，同時也開始變暗——



她看見了朋友和鄰居們正在歡呼，看見了閃成一片的相機亮光，但耳朵裡啥也聽不見；



但她最想看到的還是吉姆。



但當女孩的蒼白的首級被轉向站在陽台上打電話的前男友時，她的眼睛已經沒有了焦距，雙眸無神地瞪著，柳眉微蹙，小嘴微張，香舌伸出，完全失去了生機。



斬首木墩後面，茉莉的無頭嬌軀正側躺在木板上。



長袖汗衫的下擺捲了起來，露出白嫩平坦的小腹和可愛的肚臍。



短裙在劇痛的掙扎中翻到了腰部，兩條包裹在黑色連褲襪中的修長美腿一前一後地無力踢蹬。



一隻高跟鞋已經飛在一邊，露出一隻黑絲覆蓋下的圓潤性感小腳丫。



纖細的脖頸斷口處，皮膚向下退到了頸子根部，讓剩餘的頸子露出了淡黃的肌肉和白色的骨茬。



鮮血正隨著心臟的搏動，一股股從切斷的動脈中射出——



6個鐘頭以後，吉姆換上了新的襯衣和牛仔褲。



一旁，新女友娜塔莎正抱在他身上，兩人目視著裝著茉莉無頭屍體的短棺材被起重機慢慢地放入新挖好的墳穴，這裡將是她永久的家園——



＊＊＊



6個月以後，娜塔莎的上身穿著緊身的體操服式緊身背心，大腿上只套了一雙黑色的吊帶襪。



紅色的秀髮在頭頂盤成寶塔式的圓髻，讓雪白修長的脖頸完全赤裸著，被反綁了雙臂走上了院子裡的斷頭台。



在她面前是茉莉使用過的斬首木墩，身邊放著一具和茉莉同一款式的普通黑色短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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